重構施與受
重構「施」與「受」

訪台灣之子審查委員林子淩　◎翁舒玫．張旭華

二○○○年五月發行的「台灣之子」卡，

累積至今年六月已有四○○萬公益基金，

加上今年七月初舉辦募款餐會所募集的一七○萬元。

面對的是全省近五○○個的個案。有限經費如何實效地運用？

考驗著參與工作者的體力與智慧。

基金運作小組中訪查員與審查委員的工作方式與思考，

是促使這個公益基金，能確實幫助受助小孩，

同時實踐經費挹注之外的教育工作的關鍵。

台灣之子系列報導2，

就為您報導：審查委員林子淩的故事，及她與受助小孩的互動。

同時刊錄訪查員在台灣南北各地訪查的工作記錄之一。

讓您近距離了解「台灣之子」的真實故事。

《林子淩》．水晶唱片負責人

．台北市立天文館二組志工解說員

．榮總大德病房志工

．聯合勸募理事兼北區審查委員

．浮木濟世會理事

在「台灣之子」第一年的工作發表會上，最令人矚目的也許是陳總統，最感

人的也許是人本執行長的工作報告，而最牽動人心的，則是受助同學的發言

。當代表發言的吳同學拿起麥克風，現場的嗡嗡聲突然都靜下來。

她略顯緊張的聲音有點乾澀：「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就說說我自己的感覺

……」

台下來賓屏息靜聽，台上吳同學也逐漸流利起來。燈光輝映的台上，她的身

影有些單薄。發言的內容不亢不卑、坦率而勇敢。

孩子，你要看到無遠弗屆的未來

「聽她那樣說，就知道完全可以放心啦！」「台灣之子」的審查委員林子淩

揮揮手：「安啦！」她說的「她」，指的是吳同學。而所謂的「放心」是什

麼？「不放心」的又是什麼呢？負責台灣之子工作，屢屢與小孩家訪、面談

的Ria 最是明白：「有些受助者難免會陷入自卑之中。畢竟提出申請已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萬一遭到拒絕，更是一種傷害。」

「他們都還是孩子，這個基金確實能提供很大的幫助，能讓他們繼續學業，

回歸到一般小孩可以享有的生活。所以不要讓孩子陷在自卑自憐的情境裡，

要盡量讓他看到這個計劃的宏觀，與未來的無遠弗屆。」子淩滔滔不絕地說

。這個部分，正是訪談的義工們最難處理以及最容易產生的盲點。

「當輔導這種情況的小孩時，社工或是義工其實需要受過特別的訓練，要特

別地留心，因為兒童的心理對日後成長影響重大。」「有的人會對孩子說：

『拿了這個錢，你一定要好好用功，要刻苦向學，出人頭地呀！我這可是好

意的要求喔！』這代表了某些捐贈者普遍的想法，因為捐贈，他可以做某種

要求，更何況他自認是出於善意。」子淩特別舉了美國希望醫院的例子：醫

院門口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如果你治癒了一個人的疾病，但卻傷害了

他的心靈，那麼這個治療是失敗的。」幫助人，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麼，受助的小孩對於這個計劃與自己的受助是什麼想法？這筆錢撥給他之

後到底是幫了他，還是會造成其它的影響？關於接受幫助可能產生的自卑感

，要怎麼跟敏感的孩子談比較好呢？子淩與孩子談的時候開誠佈公，講的是

自己接受別人幫助的切身經歷——

八十二年，我的二女兒偲瑀得了癌症。當時台灣沒有骨髓銀行，只能帶女兒

到美國做自體移植，且移植是有醫療時機的，不能等待，醫療費用預估約美

金五十萬，我們到處籌錢借貸，親友同事為了幫我們救孩子，把房子、保單

都拿去貸款借錢。

那種借錢求助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今天你借我一萬元，是救命錢，這樣的人

情，絕非我有錢後還你百萬所能償還的，這樣的人情壓力，讓我一直很想不

開，深怕一輩子也還不起！偲瑀的爸爸開導我說：社會之所以還有溫情，就

是因為人與人的互助，你幫助我、我幫助別人，而不是大家「互不相欠」的

冷漠關係……

為了怕延誤醫療時機，錢還沒湊齊，我們就先飛美國。到了醫院，先繳交僅

有的七、八萬美金，院方擔心我們不是美國公民，造成呆帳，要求先全額付

清。我們說：「反正作移植要三個月的時間，不足的款項慢慢再匯進來。」

醫院的小姐說：「不行，錢今天沒繳齊，連牙齒檢查都別想作！」當場將我

們逐出醫院。

我抱著兩個女兒，大女兒六歲，小女兒四歲，我們就這樣被趕出醫院門口，

就在大馬路邊。跟孩子的爸爸商議後，決定由他馬上回台灣籌錢。他說：「

你在這邊可以嗎？」我答：「沒有關係，你不要擔心，你只要先回去籌錢救

女兒。」他一離開，我就蹲在路邊哭了起來。很害怕，很無助，怕救不了女

兒的命。那天正是台灣的中秋節。

當被醫院驅逐的消息傳回台灣時，證嚴法師聽到了這件事很驚訝：已經二十

世紀了，怎麼還會有生病的小孩被醫院趕出門這種事？而且是在美國那種被

認為是天堂的地方！天堂裡面的地獄，才更讓人難以消受！

後來慈濟人幫了我許多的忙。更讓人驚奇的是：他們竟然表示感謝我，他們

可是幫助我的人啊！依據他們的宗教觀解釋，女兒的受苦是菩薩示現，因為

她激發了這麼多人關愛他人的善念，所以令人感恩。伸出援手的人與接受幫

助的人，在宗教的層次竟然翻轉了相對位置，也讓我重新思考助人與接受幫

助的意義。

之後，偲瑀還是沒有救回來。我的心情跌落谷底，又逢雙親相繼逝世，一度

想：當一個人失去了無條件愛你的父母及妳無條件疼愛的稚子時，活著還有

什麼意義？但，當我再度回到醫院陪伴其他病童與家屬，一次次懷抱著即將

斷氣的孩子們時，他們眼中只想再多活一秒、再多看媽媽一眼的奢想，點醒

我生命的可貴與值得珍惜。就像偲瑀用她短短五年生命的智慧來教育我學習

生命的意義。後來又接觸到蘇建和案，看到蘇爸爸，他就好像是當時的我，

全力要救孩子，而他加倍地受折磨，歷經的時間是如此的漫長，家族、事業

、甚至生命全數投入……，結識的那天，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錢都塞給了蘇爸

。

那一刻，我發現我這個貧窮、負債、一無所有的人，還是可以用心付出幫助

別人！而且只要可以付出，我就變成一個「有」的人！朋友知道此事後，責

怪我說：「你這樣地苦，為什麼不把錢留著自己用或拿去還債，還要給別人

？」我很難跟他解釋，那是一種醒悟。心底有種感動，像泉水一樣，可以不

斷地湧出……

也許，需要心懷感恩的是我們

子淩的故事令人動容。作為一個從苦難中走出來的人，她的心中有空間容納

痛苦，也有空間容納他人的痛苦；接受過別人的幫助，也為幫助別人留有空

間。

這樣的故事，這樣面對生命的態度，讓「台灣之子」專案的孩子們可以坦然

接受幫助，坦然面對自己。正如致詞的吳同學所說：「不要幫我貼上一個『

我是窮人家的小孩』的標籤……，我希望和大家有一樣的機會，可以選擇一

個快樂的童年，只要給我一點點自己的空間。……更希望許多和我一樣受人

幫助的孩子，不要自卑，能夠尊重自己。」

關於台灣之子專案，子淩說：「我並不覺得它很偉大。當然，支持公益基金

的持卡人與企業對社會做這樣的回饋值得鼓勵，人本基金會也很辛苦，不過

，我們只是在做我們該做的事而已。就像慈濟所言，也許我們才是需要心懷

感恩的。」

現在，子淩每個星期二固定去榮總，擔任安寧病房的義工，照顧臨終病人，

用愛陪伴他們行過人生終站。「正因為受過幫助，更激勵我去幫助別人！生

命中所有的過程，幸也好、不幸也罷，其中都有學習的喜悅啊！（註）」子

淩淺笑著說，那笑容蘊含著生命的厚度，綻放在她看不出滄桑的光潔的臉上

。

（註）：Kubler-Ross,M.D說：妳生命中所面對的所有苦厄、考驗與困難，

所有的惡夢與失落，大多數人當作是詛咒、是上帝的懲罰、是不好

的事，只有當妳了知所經歷的「沒有一件事」是負面的，那麼一切

的試煉和考驗…妳曾遭遇過最慘痛的喪親之類的事，對你而言都是

禮物，所有的困難都是促使妳成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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